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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歐
洲
十
國
的
旅
行
中
，
梵
蒂
岡
的
遊
覽
時
間
是
下
午
起
，
到
次
日
中
午
離

開
，
對
於
這
個
袖
珍
小
國
來
說
，
時
間
也
足
夠
了
。
從
羅
馬
市
中
心
出
發
，
到
達

這
個
國
家
，
只
需
要
半
小
時
的
路
程
，
就
完
成
了
跨
國
出
境
。

這
是
個
宗
教
色
彩
濃
郁
的
國
家
。
說
實
在
的
，
它
更
像
是
羅
馬
市
的
一
個
部

分
，
到
處
都
是
教
堂
和
中
世
紀
的
歐
式
建
築
，
別
有
一
番
風
味
在
其
中
。

入
住
酒
店
後
，
在
一
家
超
市
購
物
的
時
候
，
我
們
發
現
有
一
個
專
門
的
櫃
枱

放
置
着
名
目
繁
多
的
安
全
套
，
而
且
對
於
這
個
櫃
枱
的
防
盜
措
施
，
明
顯
高
於
其

他
貨
物
的
櫃
枱
，
像
對
待
貴
重
物
品
一
樣
保
管
了
起
來
。

回
到
賓
館
，
晚
飯
的
時
候
，
大
家
把
這
件
事
情
當
做
笑
話
來
談
。
不
過
導
遊

卻
很
嚴
肅
的
叮
囑
我
們
：
﹁這
不
是
個
笑
話
，
在
梵
蒂
岡
如
果
隨

便
倒
賣
安
全
套
，
是
會
坐
牢
的
。
﹂
我
們
這
才
知
道
，
在
梵
蒂
岡

，
買
安
全
套
是
很
困
難
的
事
情
。

梵
蒂
岡
政
府
規
定
，
凡
是
滿
十
八
周
歲
的
年
輕
人
，
必
須
要

去
參
加
培
訓
，
在
培
訓
結
束
後
，
像
考
駕
照
一
樣
，
拿
到
﹁購
買

安
全
套
﹂
的
許
可
證
。
而
且
，
即
便
是
執
照
的
梵
蒂
岡
人
，
每
人

每
個
季
度
的
購
買
量
限
制
在
兩
盒
，
否
則
，
就
會
受
到
懲
罰
。

看
着
我
們
對
這
個
規
定
顯
得
不
能
理
解
，
導
遊
笑
了
：
﹁明

天
我
可
以
帶
你
們
到
安
全
套
購
買
許
可
證
的

培
訓
班
去
看
看
。
﹂

第
二
天
，
我
們
帶
着
強
烈
的
好
奇
，
直

奔
﹁培
訓
班
﹂
。
這
是
個
教
會
的
院
子
，
教

室
是
個
小
禮
堂
。
我
們
去
的
時
候
，
裡
面
正

在
上
課
，
黑
板
上
寫
的
是
一
些
生
理
衛
生
和

性
相
關
的
知
識
。

距
離
教
室
不
遠
處
，
是
一
家
教
會
辦
的
福
利
院
，
主
要
收
養

一
些
被
遺
棄
的
孩
子
。
導
遊
帶
我
們
去
的
時
候
，
有
幾
個
年
輕
人

，
正
在
和
孩
子
們
玩
耍
，
送
給
孩
子
們
自
己
帶
來
的
禮
物
。

導
遊
介
紹
說
，
這
種
福
利
院
，
在
梵
蒂
岡
有
大
概
五
六
個
，

梵
蒂
岡
年
輕
的
男
女
，
每
個
月
都
有
一
天
的
假
期
，
必
須
到
這
裡

跟
孩
子
玩
耍
，
這
是
作
為
購
買
安
全
套
的
一
個
附
加
條
件
出
現
的
。

梵
蒂
岡
政
府
認
為
，
安
全
套
的
出
現
是
在
扼
殺
生
命
，
所
以

使
用
者
必
須
要
表
現
出
對
於
生
命
的
尊
重
，
他
們
必
須
要
和
孩
子
們
在
一
起
，
表

現
出
自
己
的
愛
心
。

從
培
訓
班
出
來
，
旅
遊
團
裡
每
個
人
都
若
有
所
思
的
樣
子
，
一
改
對
梵
蒂
岡

政
府
對
待
安
全
套
如
此
﹁荒
謬
﹂
的
看
法
，
覺
得
政
府
這
麼
做
是
很
人
道
的
。
車

上
忽
然
有
人
問
：
﹁會
不
會
有
人
悄
悄
去
相
鄰
的
羅
馬
購
買
安
全
套
？
﹂

導
遊
搖
搖
頭
：
那
是
極
少
數
，
大
多
數
的
梵
蒂
岡
人
，
在
到
福
利
院
和
那
些

棄
嬰
玩
耍
後
，
都
會
自
覺
遵
守
政
府
的
規
定
。
他
們
覺
得
，
扼
殺
一
個
生
命
，
也

是
件
不
道
德
的
事
情
。
在
和
這
些
孩
子
們
的
接
觸
中
，
一
代
代
的
梵
蒂
岡
人
都
感

受
到
了
生
命
應
該
受
到
的
尊
重
。

現在電影院放映的
都是數碼電影，那麼一
個小盒子與放映機一牽
手，就能放出許多精彩
的電影。隨着科技的發
展、時代的變遷，影院

也早已告別了膠片電影以及影院與影院之
間的跑片時代，輕鬆！

跑片，是過去電影院的行話。跑片員
就是影院之間影片的 「郵遞員」。那時杭
城電影院屈指可數。只有太平洋、新華、
西湖、人民、前進、大眾等六家。當時經
濟不發達，電影膠片少，幾家影院合着同
一個膠片放映。一盤盤電影膠片分別用鋁
盒裝着，一部電影在十盒膠片左右，每盤
膠片約三百米長，能放映十分鐘。每家電
影院都有跑片員負責取送膠片。兩家電影
院若同放一部電影，開映時間至少需要間
隔二十分鐘。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電影院風光啊！
經典的影片美不勝收，諸如《洪湖赤衛隊
》、《紅珊瑚》、《紅色娘子軍》、《紅
樓夢》，哪一部影片不是一票難求啊！還

有那些《王子復仇記》、《消失的琴聲》、《獻給檢察
官的玫瑰花》等外國影片。哪一部影片不讓觀眾大飽眼
福。當時二十歲的我當上了新華電影院的跑片員。每每
從放映員手中接過一卷剛放完的片子，跨上自行車，從
新華電影院匆匆送往西湖或太平洋電影院。西湖電影院
的放映師劉於仁師傅最愛我跑的片，誇我跑得快，讓他
有充分的換片時間。

記得放《紅樓夢》影片那些日子，長達二個半小時
，一場場從早上放到晚上近十一點。我這跑片的帶着片
子環繞着各影院跑。中飯、晚飯就一手拿着燒餅油條，
一手握着車把 「車上用餐」。電影院門口等退票的觀眾
群見我帶着影片正穿越他們，便都會主動地讓出一條道
來，為我一路 「綠燈」。別說觀眾讓我，連那解百公司
與延安路口十字街頭六角亭內的交通警，見我匆匆跑片
的人車影兒，只要是四方無車過往，也早就扳亮了綠燈
讓我順利通過。當我通過崗亭時，總向這位交警敬禮致
謝，感謝他理解和支持我的工作。

放映員就怕放映出故障。那日，正放映革命故事片
《暴風驟雨》，自然又是一票難求。下午是第二場，我
正在西湖電影院等取機上快放完的那卷膠片，突然銀幕
一片紅光，膠片燒斷，放映中斷。觀眾一片嘩然。這事
一來，我更急，因下家新華電影院等我取片。只見放映
員利索取下斷片，麻利黏合修復，倒片、裝盒。雖他已
盡快，但留給我的只有三分鐘跑片時間。我取了片，三
步兩檔地下了樓，跨上自行車，年輕的我有的是力氣，
箭一般地向新華電影院 「射」去──

夏日的暴風驟雨說來就來，我帶着影片在延安路上
「飛」着，黃豆大的雨點伴我同行，路人早已躲到兩旁

商店的屋簷下，寬大的馬路上就剩我一人在飛馳。兩旁
躲雨的人們都向我行 「注目禮」，我隱約聽到有人說：
跑片的，跑片的！

當西湖電影院斷片時，早已電話通知了新華電影院
，新華正準備打出幻燈片，告示觀眾盡請諒解。此刻，
當前片未落時，我已將膠片交到放映員蔡建華師傅手中
。她喜出望外，迅捷上片，開動放映機，一切正常。她
看着已淋漓盡致的我說，這是 「時勢造英雄」還是 「英
雄造時勢」？我言簡意賅地說，這是影片《暴風驟雨》
的力量。

銀幕上，繼續下着《暴風驟雨》。

不久前，廈門大學對 「方
舟子舉報女教授傅瑾文憑造假
」一事做出正面回應，並公布
了對傅瑾的調查結果： 「傅瑾
應聘廈大，提供的是一份完全
假的哥倫比亞大學博士文憑。

這是一起十分惡劣的主觀故意的造假行為……」
但同時，據廈大校方介紹： 「傅瑾在過去三年

時間裡，在廈大總共指導了十位研究生，其中有兩
位已經畢業；以她作為通訊作者，發表了六篇的論
文，其中影響因子最高是四點三三七；以她為主持
人，獲得了六項的科研課題，其中包括一項是二○
一一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大研究計劃前期項目，
資金的資助額是六十萬元；其間，她還獲得了四項

國家專利，其中三項是第一申請人，一項是第二申
請人……」從以上在媒體上摘錄的內容看，方舟子
這回打的假很準，傅瑾的 「哥倫比亞大學博士文憑
」確是其 「主觀故意的造假行為」，對此再沒有爭
議。但在另一方面，儘管她持有的 「博士文憑」是
假的，然而她卻有很強的能力，無論教學還是科研
，都有出眾的成果；與那些持有真文憑卻無所建樹
的 「教授」們相比，她在實力上要勝出許多。這恰
恰驗證了：文憑不等於水平。

文憑不等於水平的事例層出不窮。近期突出的
事例是女科學家屠呦呦：這位出生在寧波，一九五
○年代畢業於北大醫學院的科研人員，通過數十年
的努力，發現了一種治療瘧疾的藥物──青蒿素，
在全球挽救了數百萬人的生命，去年獲得有諾貝爾

「風向標」之譽的拉斯克醫學獎，此前還獲得另一
個極負盛名的國際獎項─葛蘭素史克生命科學傑
出成就獎。但論正規學歷，屠呦呦只不過大學本科
，沒有出國留學深造背景，更無 「博士」文憑，卻
是中國獲國際醫學大獎第一人。

傅瑾的 「博士文憑」造假固然是錯的─錯在
作為教師或一個公民，都應遵守道德底線，不應弄
虛作假─但這也引起筆者深思：究竟是何因迫使
這位有真才實學有能力的女士不得不假造 「博士」
文憑？還不是為了應聘廈大，有個自己施展才華、
更好報效國家的平台。如今許多單位用人 「只認文
憑不認水平」成風，這才誘使一些人去假造文憑。
用人應該 「只認水平，文憑僅作參考」，才能使有
真才實學者脫穎而出，各行各業才有希望。

陳子展是湖南長沙人，筆
名楚狂、達一等。一九三三年
，在上海復旦大學當教授的陳
子展就是黎烈文編輯的《申報
》的副刊《自由談》的作者，
經常在《自由談》上發表文章
，當時，魯迅對陳子展發表的

文章非常看好。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三日，陳子展在《申報》的

《自由談》副刊上發表了《正面文章反看法》一文，
他在這篇文章中寫道： 「總之我們讀書做事做人，都
不可認真一面，正面文章之外，須知有一個反面在。
倘若你太認真一面了，小之則蒙不慧之名，大之則有
殺頭之禍。」魯迅讀了陳子展的這篇文章後，就提筆
寫了《推背圖》一文，和陳子展的文章相呼應。魯迅
在《推背圖》中這樣寫道： 「上月的《自由談》裡，
就有一篇《正面文章反看法》，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
文字。因為得到這一個結論的時候，先前一定經過許
多苦楚的經驗，見過許多可憐的犧牲。本草家提起筆
來，寫道：砒霜，大毒。字不過四個，但他卻確切知
道了這東西曾經毒死過若干性命的了。……但我們日
日所見的文章，卻不能這麼簡單。有明說要做，其實
不做的；有明說不做，其實要做的；有明說做這樣，
其實做那樣的；有其實自己要這麼做，倒說別人要這
麼做的；有一聲不響，而其實倒做了的。然而也有說
這樣，竟這樣的。難就在這地方。……倘使都當反面
文章看，可就太駭人了。」魯迅和陳子展的文章相呼
應的這篇《推背圖》後來收入《偽自由書》一書中。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一日起，陳子展在《申報》的

副刊《自由談》上連載他寫的札記《蘧廬絮語》。可
是，在一九三三年六月九日《自由談》上的《蘧廬絮
語》之後，卻有一條編輯寫的附告： 「昨得子展先生
來信，現以全力從事某項著作，無暇旁騖，《蘧廬絮
語》，就此完結。」從此，陳子展的札記《蘧廬絮語
》在《自由談》上就中止連載了。對於這件事，魯迅
在《偽自由書》的《後記》裡說，陳子展的札記《蘧
廬絮語》在《自由談》上之所以中止連載，手受到了
某些人的恐嚇，而那些恐嚇作者陳子展的手段 「也能
發生些效力」，魯迅認為，陳子展中止《蘧廬絮語》
的寫作和連載， 「我看便是那些鬼把戲的見效的證據
了。」由此可見，魯迅是和陳子展站在一邊的。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七日，陳子展在《申報》的
副刊《自由談》上發表了題為《文統之夢》的文章，
在這篇文章裡，陳子展寫道： 「文統之夢，蓋南北朝
文人恆有之。劉勰作《文心雕龍》，其序略云：予齒
在逾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寤而
喜曰，大哉聖人之難見也，小子之垂夢歟？敷贊聖旨
，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
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
六典因之致用。於是搦筆盒墨，乃始論文。可知劉勰
夢見孔子，隱然以文統自肩，而以道統讓之經生腐儒
。微惜其攻乎異端，皈依佛氏，正與今之妄以道統自
肩者同病，貽羞往聖而不自知也。」

魯迅看了陳子展的這篇《文統之夢》的文章後，
立刻聯想到了現實，於是，魯迅就提筆寫了《吃教》
一文。在《吃教》中，魯迅寫道： 「達一（指陳子展
）先生在《文統之夢》裡，因劉勰自謂夢隨孔子，乃
始論文，而後來做了和尚，遂譏其 『貽羞往聖』 。其

實是中國自南北朝以來，凡有文人學士，道士和尚，
大抵以 『無特操』 為特色的。晉以來的名流，每一個
人總有三種小玩意，一是《論語》和《孝經》，二是
《老子》，三是《維摩詰經》，不但採作談資，並且
常常做一點註解。唐有三教辯論，後來變成大家打諢
；所謂名儒，做幾篇伽藍碑文也不算什麼大事。宋儒
道貌岸然，而竊取禪師的語錄。清呢，去今不遠，我
們還可以知道儒者的相信《太上感應篇》和《文昌帝
君陰騭文》，並且會請和尚到家裡來拜懺。耶穌教傳
入中國，教徒自以為信教，而教外的小百姓卻都叫他
們是 『吃教』 的。這兩個字，真是提出了教徒的 『精
神』 ，也可以包括大多數的儒釋道教之流的信者，也
可以移用於許多 『吃革命飯』 的老英雄。 『教』 之在
中國，何嘗不如此。講革命，彼一時也；講忠孝，又
一時也；跟大拉嘛打圈子，又一時也；造塔藏主義，
又一時也。有宜於專吃的時代，則指歸應定於一尊，
有宜合吃的時代，則諸教亦本非異致，不過一碟是全
鴨，一碟是雜拌兒而已。劉勰亦然，蓋僅由 『不撤姜
食』 一變而為吃齋，於胃臟裡的份量原無差別，何況
以和尚而注《論語》《孝經》或《老子》，也還是不
失為一種 『天經地義』 呢？」魯迅因為陳子展的《文
統之夢》而寫的這篇《吃教》一文後來收入了《准風
月談》一書。

翻閱魯迅的日記，卻見不到裡面有陳子展的姓名
，但是，在當時的文學活動中，魯迅和陳子展卻是有
交往，也是有交情的。

從一九三三年開始，陳子展就是上海復旦大學的
名教授。一九五二年，復旦大學的院系進行調整時，
要把陳子展調到安徽大學去任教，陳子展拒絕了。由
於陳子展的聲望，也不好強迫他，只得讓他留在了上
海，直到他一九九○年去世。

但是，陳子展並沒有因為在民國時期和魯迅有過
交往和交情而在人生之路上一帆風順，一九五七年，
陳子展被打成了極右分子，教授級別從二級降到四級
。一九六○年一月三日，新華社報道了各地第一批宣
布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人的部分名單，其中有陳子展的
名字。

﹁在
森
林
裡
走
，
餓
了
吃
乾
糧
。
濕
氣
刺
鼻
，
水
花
濺
臉
，
飛
瀑

驚
現
眼
前
。
雄
心
壯
志
，
巴
不
得
立
即
讓
寒
瀑
灌
頂
…
…
﹂

七
月
杪
來
到
浙
江
寧
波
溪
口
的
千
丈
岩
，
腦
海
浮
現
的
是
上
述
武

俠
小
說
中
﹁奔
向
瀑
布
練
武
﹂
一
幕
。

早
聽
說
森
林
和
急
流
能
散
發
大
量
浮
游
於
空
氣
中
帶
負
電
有
益
身

心
的
微
粒
子
│
│
負
離
子
，
遊
千
丈
岩
，
想
到
的
除
了
負
離
子
，
還
有

氣
功
和
佛
。

削
壁
千
仞
的
千
丈
岩
，
瀑
布
水
源
自
雪
竇
山
雪
竇
寺
東
西
兩
邊
山

谷
。
寺
東
澗
水
從
中
峰
白
龍
洞
環
流
到
寺
南
；
寺
西
澗
水
從
屏
風
山
雪

峰
玉
龍
洞
經
過
十
八
折
抵
達
寺
南
側
。
兩
條
澗
水
在
寺
前
伏
龍
橋
下
匯

合
，
流
進
錦
鏡
池
，
再
穿
過
關
山
橋
，
最
後
沖
出
崖
口
。

如
此
繞
寺
、
穿
峰
、
過
橋
、
進
池
的
曲
折
水
源
，
已
經
令
人
神
往

。
水
流
自
一
百
八
十
六
米
高
飛
墮
，
撞
擊
崖
中
突
出
的
巨
石
時
，
又
分

成
上
下
兩
段
，
磅
礴
氣
勢
不
在
話
下
；
陽
光
再
來
折
射
，

色
彩
更
分
外
繽
紛
。

正
因
千
丈
岩
激
流
繞
寺
而
來
，
與
佛
有
緣
的
種
種
傳

說
也
就
不
脛
而
走
。
其
中
家
戶
喻
曉
的
成
語
﹁放
下
屠
刀

，
立
地
成
佛
﹂
便
是
典
出
於
此
。
話
說
山
上
寺
廟
裡
小
僧

天
天
睡
懶
覺
，
卻
天
天
被
一
條
蚯
蚓
叫
聲
吵
醒
。
老
僧
囑

小
僧
聞
聲
即
起
，
誦
經
做
課
。
小
僧
感
厭
煩
之
至
，
一
天

燒
了
大
鍋
沸
水
燙
死
了
蚯
蚓
。
老
僧
怒
極
，
命
小
僧
不
如

從
千
丈
岩
跳
下
死
了
算
。
後
者
在
崖
邊
大
哭
，
一
殺
豬
屠

夫
路
過
見
狀
，
大
為
慚
愧
，
自
己
天
天
殺
生
，
罪
行
比
小

僧
大
得
多
，
於
是
一
躍
而
下
，
由
此
感
動
上
天
，
被
一
鶴

托
起
後
成
為
神
仙
。

當
年
張
學
良
佇
立
千
丈
岩
旁

，
聽
旁
人
講
﹁放
下
屠
刀
﹂
故
事

，
若
有
所
思
；
蔣
介
石
與
宋
美
齡

到
此
避
暑
也
愛
駐
足
寫
畫
作
詩
。

心
無
旁
騖
，
聽
佛
偈
才
有
所

悟
。
未
知
當
年
蔣
氏
夫
婦
和
張
學

良
到
此
觀
瀑
懷
有
怎
樣
的
心
情
？

無
論
如
何
，
人
在
林
間
，
飛
瀑
在

前
，
倒
是
舒
暢
無
比
。

林
中
植
物
的
葉
、
幹
、
花
散
發
大
量
護
身
防
菌
香
氣

，
岩
石
土
壤
中
含
放
射
性
物
質
也
較
多
，
配
合
強
烈
紫
外

線
等
元
素
，
使
空
氣
產
生
電
離
作
用
；
瀑
布
、
溪
流
、
噴

泉
沖
擊
，
水
分
子
容
易
裂
解
，
也
能
產
生
大
量
負
離
子
。

加
上
森
林
能
減
塵
，
負
離
子
積
聚
更
多
，
人
吸
入
這
些
新

鮮
氧
氣
，
有
淨
化
血
液
、
活
化
細
胞
、
增
強
免
疫
力
等
好

處
。
內
地
中
醫
界
對
沒
有
副
作
用
的
這
類
﹁空
氣
維
他
命

﹂
負
離
子
自
然
治
療
法
作
多
番
研
究
，
有
認
為
癌
病
人
每

早
漫
步
林
間
六
、
七
個
小
時
，
能
起
到
一
定
療
效
。

假
日
郊
遊
，
接
近
樹
林
、
溪
流
，
神
清
氣
爽
，
難
與
負
離
子
少
之

又
少
的
擁
擠
公
眾
場
所
和
密
封
冷
氣
間
相
提
並
論
。

武
俠
小
說
中
世
外
高
人
在
深
山
隱
居
、
在
瀑
下
練
武
，
當
中
情
節

雖
不
無
誇
張
之
處
，
但
配
合
有
序
呼
吸
，
攝
取
大
量
負
離
子
，
高
人
練

就
氣
宇
軒
昂
、
超
凡
出
世
模
樣
，
不
無
科
學
根
據
。

憑
欄
看
千
丈
岩
峭
壁
，
在
飛
瀑
前
靜
思
，
想
像
溫
暖
花
灑
水
從
自

己
頭
頂
經
身
體
各
部
分
向
下
慢
流
，
所
到
之
處
，
肌
肉
血
管
全
像
棉
花

般
放
鬆
。
再
用
腹
部
慢
呼
慢
吸
，
又
想
像
丹
田
下
有
花
兒
慢
開
慢
合
。

簡
單
有
序
的
呼
吸
加
上
靜
思
，
無
涉
走
火
入
魔
，
半
小
時
後
縱
有
鬱
悶

也
全
消
。
從
千
丈
岩
這
邊
遠
眺
那
邊
崇
山
峻
嶺
，
隱
若
可
見
有
十
來
戶

人
家
。
據
導
遊
說
，
年
來
那
裡
的
人
家
搬
離
的
不
少
，
如
今
就
餘
下
那

十
數
戶
。
來
自
城
市
的
遊
人
很
難
想
像
長
年
在
山
中
生
活
是
怎
樣
的
。

觀
岩
看
瀑
，
稍
沾
濃
郁
負
離
子
片
刻
便
離
去
，
頂
多
讓
美
景
長
留
記
憶

中
。

（
浙
江
行
之
六
）

梵蒂岡的性文化
盛小兵

跑
片

童
德
昌

魯迅和陳子展 王吳軍

文
憑
與
水
平

余
仁
杰

在千丈岩享受負離子 黎小燕

每個城市都有
自己的 「老字號」
。年輕的內地城市
深圳，公交也有
「老字號」。所謂

公交 「老字號」，
是指歷史悠久，線

路號碼不變且行駛路途大體穩定的公交車
，三路車就符合這些條件。老三路始於何
時？一下還說不清，反正我上世紀八十年
代後期來深圳，就有了三路公交車，它應
是深圳特區早期就開通的，是我非常喜愛
搭乘的公交車。現今，有不少公交車更改
了線路號碼，如十五路改為M390路，二
一九路搖身變成M389路，加上B字頭N
字頭的，乍一下摸不着北，而老三路還是
原汁原味，搭乘不必費心費神，擔心跑錯
地兒，只不過隨着城市的發展延伸了線路
，西面的福田南總站近年改到市中心區域
的購物公園，跑得更遠了。

我發現，搭乘老三路有諸多好處，首
先是不擁擠。深圳已不是當初的小漁村，
常住人口加暫住人口超過千萬，和國內其
他大城市一樣，交通十分擁擠，每日上下
班的高峰期，無車一族在公交車內人貼人
夾成 「三文治」，這還是幸運的，要不然

，幾輛車上不去，呆在車站涼快。而老三路卻不是這樣
，它彷彿永遠裝不滿，五分鐘發一輛車的密度，大部分
時間車廂內空蕩蕩的，如能搭乘老三路上下班，免去候
車擠車之苦，是生活一大幸事！

是老三路行駛路途偏僻，人流少嗎？也不是。它沿
愛國路─東門路─深南路行駛，加上後來延伸的福華路
，基本是深圳的主幹道和商業區。東面的水庫總站，一
旁的東湖公園是自然風景區，歷史悠久，牌坊上刻有陶
鑄的題字，每日早晚及節假日吸引着眾多市民，到這裡
蹓躂、划船、垂釣……東門站，毗鄰深圳老牌商業區老
街。二十多年前，這裡遍是嶺南騎樓式的老房子，招牌
林立的商舖，賣着海味乾貨、低檔的日用雜貨等，滿足
外來人員和市民集中購物的需要，多少還有小漁村的影
子。十多年前，老街進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造，街道漂亮
了，樓變新了，成為以時裝鞋帽及餐飲為主的購物步行
街，是深圳的商業熱點區域之一。大劇院站，周邊是深
圳的文化商業區，早年的 「黃土高坡」之上，建成深圳
的最高建築─地王大廈，附近的書城、劇院、荔枝公
園，是市民補充精神營養、鍛煉身體的好去處。市委站
旁的老博物館，大型雕塑 「推開國門」，以強健的身肌
，張弛的力度，不由憶起當初改革開放所需的膽識、勇
氣。上海賓館站，曾是市區和郊區的分界線，一邊是樓
房，一邊是菜地。站旁的上海賓館樓體不高，卻是深圳
的重要地標。前些年，傳聞這家賓館要拆，引起了眾多
市民不捨，報紙為此還闢出版面討論，最終這家老賓館
得以保留。這個車站是溫馨的，一些戀人把上海賓館稱
為 「老地方」，搭乘老三路或別的公交車在這兒下車見
面，留下多少甜蜜的回憶……

作為年輕特區的 「老資格」，老三路穿針引線，把
散落的老景老點串連一起，那就是戴在特區頸上熠熠生
輝的項鏈，絲毫不遜色近年開發的新景點。它本身承載
着許多歷史故事，用流動的方式拉近深圳今昔，就像好
水配好茶，釅釅香香的，意味雋永綿長。願深圳所有的
公交 「老字號」青春永葆，前程暢通無阻。

公
交

﹁老
字
號
﹂

霍
無
非

文文
化化
什錦什錦

如如是是
我見我見

人人
與與事事

天天
南南
地北地北

旅
加
香
港
小
說
家
盧
因
從
溫
哥
華
來
，
對
談
時
我
問
他

：
香
港
小
說
家
中
最
佩
服
誰
？
李
維
陵
！
盧
因
毫
不
猶
疑
回

答
，
並
說
他
的
小
說
對
人
性
有
深
入
的
探
討
。
李
維
陵
（
一

九
二
○
至
二
○
○
九
）
是
廣
東
增
城
人
，
原
名
李
國
樑
，
以

字
行
，
是
著
名
的
畫
家
。
他
一
九
三
五
年
起
在
本
港
居
住
，

一
九
五
九
至
一
九
七
七
年
，
任
教
於
葛
量
洪
教
育
學
院
；
退

休
後
，
一
九
八
二
年
移
居
加
拿
大
直
至
離
世
。
李
維
陵
一
九

五
○
年
代
開
始
寫
作
，
是
馬
朗
主
編
《
文
藝
新
潮
》
的
主
要
作
者
，
作
品
結
集
有

《
獵
及
其
他
》
（
香
港
文
光
書
局
，
一
九
五
八
）
、
《
荊
棘
集
》
（
香
港
華
英
出

版
社
，
一
九
六
八
）
和
雜
文
《
隔
閡
集
》
（
香
港
素
葉
出
版
社
，
一
九
七
九
）
。

《
荊
棘
集
》
含
《
現
代
人
．
現
代
生
活
．
現
代
文
藝
》
、
《
文
學
藝
術
本
質

、
起
源
、
發
展
諸
問
題
》
和
《
詩
的
跡
向
》
三
篇
論
文
及
小
說
八
篇
。
其
中
特
別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第
一
組
小
說
《
魔
道
》
、
《
兩
夫
婦
》
和
《
荊
棘
》
三
篇
。
這
三

篇
小
說
都
用
第
一
身
﹁我
﹂
來
寫
，
﹁我
﹂
分
別
是
畫
家
、
音
樂
家
和
文
學
家
，

但
，
﹁我
﹂
卻
不
是
故
事
的
主
人
翁
，
﹁我
﹂
只
是
用
來
突
顯
作
為
主
人
翁
的

﹁那
人
﹂
的
藝
術
成
就
。
李
維
陵
在
這
三
篇
代
表
作
裡
，
探
討
了
人
性
中
的
神
道

、
魔
道
、
迷
茫
、
失
落
與
悲
哀
，
在
一
九
五
○
年
代
的
香
港
小
說
中
，
確
實
是
不

可
多
得
的
傑
作
。
他
在
後
記
中
說
偏
愛
《
荊
棘
》
用
作
書
名
，
此
篇
用
五
十
節
組

成
，
比
較
鬆
散
，
我
覺
得
那
應
該
是
個
長
篇
的
縮
影
，
可
惜
後
來
並
未
重
寫
。

李
維
陵

許
定
銘

呼
倫
貝
爾
之
秋

（
攝
影
）
穎

蕙

李維陵著《荊棘集》


